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基本性问题
‘

西 田 龙 雄

今天
,

我从一般文字学的角度
,

就契丹文字的性质提出几点意见
,

以供大家参考
。

在读解契丹文字的工作中
,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准确的对译文本
。

因为没有译成
、

契丹语的佛典 �至少没有残存本 �
, 一

所以我们不能编纂出以汉译佛典为媒介的对译文本
。

但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
,

契丹小字在契丹人
、

女真人 �也许有汉人 � �中间通用了近 �� �年之久
。

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契丹文字的规则是更为容易懂的东西
。

无论语言还是文字
,

一旦它们中间约定的东西被忘却
,

再使其复原是非常困难的
。

契丹

文字可算是代表例之一
。

契丹文字的使用范围还是一个问题
。

它除了契丹贵族
、

女真贵族
、

汉人以外还有哪些人

使用
,

’

到底有没有公文书和信件之类的东西等还尚未解决
。

现在我们知道锦西西孤山型文字是契丹大字 �创制于公元 �� �年�
,

辽陵石刻型文 字 是

契丹小字 �� � �
一 � �年�

。

这是一般公认的
,

无可非议
。

我先就契丹大字提出几点假说
,

阐述两三点新的见解
,

以此作为今后研究的基本观点
。

�
。

契丹大字全部是单体字
,

而且是表意文字
。

当然
,
�作为假借字 �也有表音文字的机能

。

�
�

契丹大字的字数是否很全
,

以至于可以标记契丹语中所有的语义单位
,

这一问题尚不

清楚
,

但是
,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字组织
。

�
。

可以认为契丹大字作为常用字有 � � � �个左右字形
,

其中一部分在 《北大王墓志》 等一

些残存碑文中使用 �现在判明的大字字数约 � �� 个左右�
。

�
�

契丹大字是参照汉字字形 �楷书体 � 而创制的 �虽然也包括来历不明的字�
,

从而
,

在文字系统中按照
“汉字 �楷书体 � � 契丹大字� 女真文字

” 的顺序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
。

�
�

契丹大字所标记的契丹语和契丹小字所标记的契丹语是同一性质的语言
,

我想它们都

是标记一种语言的书面语
。

�
。

对构拟契丹大字的读音来讲
,

值得信赖的手段只能是从契丹小字的读音中 正 确 地 推

定
。

当然也有可能从汉语或女真语中推定
,

但这只能成为次要的根据
。

�
�

当时可能编纂出了这样一本字典
�

把所有契丹大字用标准 �或规范� 的字形登录在字

典里
。

或是一种契丹大字与汉字的对照字典
。

它意味着残存资料里的契丹大字使用于一个完

整 的文字组织之中
,

在这里暂不作具体的论述
。

我们还可以想象这种文字的创始者或继承者

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
,

为了有效地使用契丹大字
,

当然要以模仿汉字字典来编纂契丹大字字

典
。

这样的资料有待于今后的出土
。

·

此文为西田龙雄教授� � ��年 � 月�� 日上午在 日本京都市登峰饭店举行的首届中日契丹文字研 究国际

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演讲
。

修改后由沈力先生译为中文在此发表
。

—编者

民族语文 � � � �年第 � 期



�

下面再提出几个关于契丹小字的假说
。

·

�
�

契丹小字基本上是表音文字
。

它将� � �个 �现在虽然一般认为还有很多字形
,

但 里 边

包括异体字�字形
,

加上单独标记的一共组成 � 种形式来标记契丹语 �包括契丹人的汉语��
。

但是
,

契丹小字中既有一些作为单体字使用的表意文字
,

也有表意表音混合使用的文字
。

� 我

们不得不承认在契丹小字中存在着数词等一些表意字
。

但是表意字形也可以作为假借字起到

表音的作角
。

比如
�

乖民�� 。〕
“

一百
”

和黄 〔��  ! 〕“
五

”

这两个表意字用于标记乖 戈〔� �� 。

‘ , � � , “ �
、 ,

�

, ,

� 一‘
、

二 人 、 一 � 二 、、 , 、
“

,
”

‘ � � 、 � ‘二 。 � 。 。二 人 � 人
� ,
几交� �� “〕

“

招讨
”。

再有岌这个字
,

如果把它看成
“

汗
”

的表意文字的话
,

就容易解释令市 伞太
‘

犷
二 、一

� 。
。

上、二、、 。
”

, 垂主
厂 � � 一 , 。 , 。 � , “

二袱
”

立主
� 。。 。。 二 “ � ” 品、 二 二、 � 二

血 戈雨 伞半
“

大宋国汗仁宗
”

和掣
二

〔“�� “
’
““〕

“

可汗
” 、

弋扩〔
�“ “��

“

寅
”
的关 系

。

后者作 为

假借字使用
。

另外
,

之所以将父字标记成
“
月

”

和越国的
“
越

”
字 �父券 几火

“
越国

”

�
,

也正是因为父是
“
月

” 的表意字才使之可能
。

这是一种以汉语为媒介的特殊的假借法
。

堆乎
表意文字广范地用于表音

。
� �

、

我们把 《郎君行记》 中第一行 的与字释成
“弟扭

,

音 〔� �〕
。

这个字形在同一碑文中作

为合体字使用
。

灾荃 与女
“
太守

”
�

可读成 〔� � �� � � � 尽� 〕
‘ 。

把这个志 「� �〕字是看成表音字好
、

,

还是看成由表意字
“
弟

”
转用于表音字好

,

这是很

难判断的
,

我认为把它看成是表意字好
。

� �

合体字原则上采用把原字先左后右上下进行配列这样一种拼字法
。

而且把词干和词尾

作为单词组合起来写
,

采取了单词标记法
。

当然
,

这个原则个别地方有例外
。

比如
�
《郎君行

记》中小九 而杂〔�
� � � � �� �〕“走廊环绕

”

���
�

达斡尔语� � �� ��
“

缠 绕
”

�和油公 角
‘

几岑〔� � �
�

� 二 � � 二 � , “ 二。 � �
, ,

� 。 。 。小二 , 。 、

二祷
广 、, , � 二 “ 二。 ”

而
。 , , 。 � � ,

、 , 。 � � 小。 二�

�� ��  ! 〕 “
观察使

”

等是 � � 式配列
,

而哭〔� � � 〕
“

观
” 、

刃粉〔�
� � � 〕等又是烹

、 ‘�认式配列
。

优示
‘儿 万侣 胃甲

咨” 曰‘ � “ ’ “ 「,

公
‘“一““

忧
’

公伏
‘ ” 一“划砂人心 �

’

� � 八 肠‘ � ”。

我想这种差异是由原字的字形特征决定的
,

也有可能是误写
,

此外没有什么其它特殊意义
。

�� � 就原字来讲
,

除表意字形 �单体字� 以外
,

它还标记单辅音
、

单元音或者 辅 音 � 元

音
、

元音 � 辅音
、

辅音 十 元音 十 辅音等连续体 �除包括复元音的字形外
,

还有可能包括复辅

音的字形�
。

但是没有标记单音节以上的字形
。

实际上在整个文字组织中
,

按�型
、

� 型
、

� � 型
、

� �型
、

� � �型等形式把各个字形毫

不矛盾地固定下来是很困难的 �参照假说 ���
。

�

� � � 契丹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个语言 �现在一般认为它与达斡尔语 关 系最

近 �
,

辽国位于汉字汉语文化圈之内
,

‘

从汉语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
。

契丹语中并存有契丹语音

韵和汉语音韵体系
。

无论原来的契丹语词汇还是来 自汉语的借用语都同样用契丹小字标记
。

其中
,

借用语用很清楚的音值来标记音节
,

而契丹语原词汇连元音标记都有不清楚的地方
。

� 具有�� �个以上表音字形的文字是很少见的
。

公元 ��� 年公布的西夏文字虽然由��� 个字素组成
,

但

是它的文字结构与契丹小字完全不同
。

西夏文字基本上是表意文字
。

比如 � 度
“

手
” 、

设
“

足
”

之类的字

是由左右偏旁组成的
,

而且字形之间有派生关系
。

而契丹小字却没有类似情形
。

另外
,

规范彝文是由�� �个

单体字的表音字形组成
,

它与契丹小字的文字组织区 别也很大
。

�
·

道宗哀册
·

等很多碑文中都有

毕
字

。

这个字以前译成
·

臣
· ,

阎万章先生把它译成
“

奴才
” ,

丰田

, ‘
�

五郎又把几解释成
“

人
” ,

所以
,

我觉得上边的左右二字相当于�� � “

仆
” ,

下边一字相当于
“
人

” ,

整

体上一定是
“

仆人
” 。

这就是表音表意混用的一个例子
。

在这个例子中
,

有时把表音字和表意字紧挨着 写

�如 “

宣赘哀册
” � ,

也有时稍分开写 �如 “

道宗哀册
” �

。



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把契丹小字认定为介乎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一种拼音

文字
。

刘凤蠢说
� “

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
,

根据其音节构造位置的不同
,

除了其基本音值之

外
,

一般在辅音前面或后面带有一个央元音 〔司
。

而在同其它音结合时
,

这个央元音 〔司

往往在语流中被融入另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元音之中
” 。

�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种推测是否正确
。

比如
� � �� 一 � �� 一 � � � � � � � � 一�

他认为
, �

孝
” 〔� � � �� � � � � � 〕 赤失得本应写成 � �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
, � 一 �相融 合

, �和

� 的后面分别插人元音 比〕
。

他们把杂读成 �� � �〕
、

把荃读成 仁�〕
、

把舟读 成 〔�〕
、

把

伏读成 〔� 〕
,

这些都是单元音文字
。

此外还把界读成 巨�〕
,

这是
“元音 十 辅音

”
文字

。

另外
,

又化
“
马

” 这个字是又 〔� 〕 十 亿 〔�� 〕的结合
,

读成 〔� �� �〕
,

伏力
“
犬

”
是

伏 〔� 〕 � 力 〔� �� 〕的结合
,

读成 〔� � � �� 〕
。

这些标记中元音 〔� 〕
、

〔。� 实 际 上 是没

写出来吗 � 一方面
,

我认为契丹人在标记汉语时
,

希望依照汉人传统把一个音节分析成�
一 �

�两部分
,

表示�
一

时用�
一

型原字
,

表示
一 � �时用

一 � �型原字
。

而实际上他们大多 用�
一 � 一 � �

形式来标记
,

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介音
一 � 一 、 一 � 一

存在的缘故吧
。

请看下例
�

几米

几丙
米

几文
圣

� 一 � � � 公
、

功
几牙
签

� 一 � � 一 � � � 宫
几天
关

� 一 � 一 � � 监

� 一 � 一 � 骑

�吃一 � 一 � �

只要把荃力释成
“

未
”
音 � � � ,

兼
、

检
二
也有 �

一 � � 的例子
。

就不得不把原字荃看成
一� �型

。

另一方面
,

因为有几又
“
金

”

〔� �� 〕
、

业又
“ 品

”

〔� � � � 〕等字
,

所以我认为如果把它们分析成 � 一 �
、 � � 一 � 的话

,

元

音 〔�� 就可以不 用标记
,

自动地插人进去
。

总体来看
,

契丹人并未严密区分汉语音韵上的对立
,

也未足够注意到其音韵体系
。

��
�

契丹小字不是由大字发展
、

修正而来的
,

而是以新的原则创制而成的
。

我认为 有 如

下根据
�

契丹人从回鹃使者那里主要受到 了两点启发
,

时是把字形用于表音
,

二是有受环境

制约的文字组织 �回鹊语的文字组织�
。

当时的契丹人所接触的文字恐怕只限于汉字
,

还不知道西方通行的藏文字
。

从回鹊使者

那里 了解到了作为表音文字的回鸽文字的存在和其文字的原则
。

他们也学到了根据原字在词

头
、

词中
、

词尾出现 的位置不同而分写同一音素的手法
。

我们把那种手法反过来运用的话
,

可以考虑以下的规则
�

例
�

单独

公

�无�

词头

公口
口

� 一

南

� � � 一 �察 �

帝口

�� 一

一 � 一

口带
口

�无 �

一 � �

份口
帝

�无 �

� 这段引文是综合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和刘凤霭文章中的内容
。

意思不错
,

但并非全部是原话
。

—编者



在词头
,

汉语中有�
一
�声母�的读法

,

契丹语中有� �
一

和 �
一

的两种读法
。

而且原字也 会 受到

位置的限制
。

比如
,

有的原字只出现在词头
,

有的原字只出现在词尾等
,

所以有必要对每个

原字指定其可能 出现的位置
。

前面我假定了至少在熟练使用契丹小字的文件人的脑子里并存着两种音韵组织
�

一个是

契丹语本来的音韵组织
,

一个是汉语的音韵组织
。

在这里我提出两个设想
。

我首先认为契丹

小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而成并用以标记契丹语的
。

这样一来
,

当时北方方言中
,

闭塞音

和摩擦音已经出现了象�
一

‘

� � �
一

这样的对立
。

而且浊音 �
一

已经清音化了
。

所以从阿尔 泰 语 系

和汉语的对应规贝��来看
,

如果根据汉语假设契丹小字中 � �� 几〔�
一 � 〕� � �奴〔� �

一

〕对立的 话
,

我认为在契丹语标记上一定会把 � �� 与契丹语 的�
、

把 � � �与契丹语的� 的标记相对应
。

汉语体系 �
一 二 ��

�

契丹小字 几 � 奴

契丹语体系 � 一 二 �
�

‘

例 � 几火 � � ��
‘

国 �汉 � 奴率 �� �� 开 �汉 �
‘

几央 � � �  � � � �  了 国
‘

�契� 奴大
、

�� � �� � � 男孩 �契 �
户

� 、 �
一

�达斡尔语是� � ��  ! �达斡尔语是 � �� ��

我再提出另一个设想
。

如下
�

「
「 ’

卜几��汉语体系

契丹小字

契丹语体系

� �
�

奴 鱼
‘

又

� �

就是说
,

原则上清音送气音系列是标记汉语的专用字
,

浊音不送气音系列是标记契丹语的专

用字
。

实际上奴字正用于标记契丹语
,

如奴企
“
救

”
等

。

� � � �
。

签荃

�
�

仔丸

�� 灵岑

点 �汉 �

唐 �汉�

重新
卜

�契� �达斡尔语是 �
� �� � �

��� � 的原字仔也用于标记契丹语的
仔立
亏关

、
杂仔

荟
、

衬田
了子

�� � � 的原字灵不用于标记汉

字
。

契丹语在汉语的浊音不送气和送气音的标记中往往出现混同
,

就是以上的原因
。

� �
�

契丹小字的原字是考虑到契丹语和汉语这两方面的音 韵组织而创制的
。

我认为 这 种

想法比较稳妥
。

但是
,

我也认为其中存在着汉语专 用字和契丹语专用字
。

例如
,

贵是疑母专

用字
,

个是非
、

奉
、

敷母专用字
。

因为契丹语 中没有”
一 , � 一的音素

。

� �

��
·

我们虽然可以推定契丹小字在标记契丹语上相当忠实地记录了契舟语的形 式
,

但 是

我认为元音和谐的现象并未严密地反陕到标记中来
。

��
�

设想当时已经作成了契丹小字的总表
。

因为没有总表就不可能熟练使用这种文字
。

而

且也许还有类似 《蒙古字韵》那样的书籍
。

就 目前来看
,
《契丹小字研究》 一书把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

而且现

在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高潮
。

我认为
,

在契丹文字的研究中没有必要过于考虑该语言与其它语言

间的关系
,

而应该通过代 入已知的音值来复原契丹文本并解释其字意
。

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

� 妓鸿音在 《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 申指出
�

因为在 《辽史语解》 中用汉字表音的 契丹语

里没有�
一 ,

所以当时的契丹语里不会有卜
。

这种主张是可以信赖的 � 《民族语文》 �� �� 年第�期 �
。


